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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是这个夏天最旖旎的夜
晚吧？ 不然，我怎会被无可抵御的
吸引力诱惑到卧室落地窗前？ 夜
色苍茫，天地静寂。 我一身薄衫，
独倚飘窗， 痴迷仰望头顶那一弧
星光绚烂的苍穹， 像一个对自然
大观充满猎奇心的懵懂少年。

日间，瓢泼大雨淋漓倾泻，继
而席卷一场酣畅劲风， 巨幅天幕
经历透彻洗濯。 傍晚，雨霁云开，
长天空灵， 一袭透明的墨蓝以夜
色的名义悄然降临。 无边无际，此
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 夜
空无尽幽深， 令人联想到可以吞
噬一切， 甚至包括让时间弯曲的
宇宙黑洞。 我努力扩张自己有限
的视野，头，有点儿眩晕。

没有月影。满天繁星，交织成絮
状的透明星云。 好久好久，无缘观
赏到如此盛大的夜空盛景了！ 恍
若有一颗流星由西向东横空划
过，慢慢悠悠。 定睛细看，却是一
架夜航飞机， 尾翼拖曳一痕淡淡
的白光。 还有一些发光体在夜空
中悠忽闪烁， 它们是地面不知谁
人放飞的无人机、 炫彩电光风筝
（而今，风筝的腾空已经挣脱了春
天季节的束缚， 也不再是孩子们
的专利）。 还有惊鸿一瞥的星光体
在更高处绕飞， 应该是正沿着轨
道翱翔的某颗应用于通讯、 交通
抑或军事、科探领域的人造卫星。

凭窗仰视， 这些人造的夜间飞
升之物，一枚枚又高又飘，恍若与
繁星相依为邻。 我当然明白，这是
凡人肉眼视觉误差导致对人造之
物不切实际的高看。 不要说那些
市井闲人把弄的小技巧， 即便是
高新科技催生的世界最先进的载
人客机， 巡航极限垂直高度也只
有 13000 米； 人造飞船的太空飞
行轨道 ， 不过虚拟架设在 30000
米至 40000 米的大气层之间 。 半
个多世纪前 ，有 “阿波罗 ”飞船搭

载宇航员成功抵达三十八万公里
高远的月球， 让人类迈出创世纪
的“一大步”。 即便是这样的壮举，
放在宇宙宏大背景之下， 又算得
什么呢？ 若从上苍的宏大视角居
高俯瞰， 所有的载人飞行物都不
过是贴着地球翩翩嬉戏的一只只
小蝴蝶。 人类，与芸芸众生同栖一
颗蓝色星球， 自视为高级智慧生
命族类， 居于全球数以万千计形
形色色动物生命链之首。 然而，面
对浩瀚宇宙，却失落重心，低微到
尘埃里。

好在人类有自知之明， 日渐
意识到自身的狭隘与局限， 正在
努力寻求突破与超越， 力求包容
达观。 譬如， 对于 UF0 与外星生
命，我们不再一锤定音为“天方夜
谭”，开始小心翼翼却又满怀期望
地尝试寻觅浩瀚宇宙中更高级的
智慧生命， 以此摆脱自身的绝对
孤独与寂寞。 1977 年某个夏日，肩
负人类共同使命的两颗被命名为
“旅行者号 ”的探测器 ，携带核动
力电池成功发射升空。 它们星夜
兼程，奔向宇宙纵深，探索无限的
太空奥秘，寻觅各种可能的奇遇。
除了科学仪器外， 它们携带有一
张特殊的镀金唱片 “地球之音”，
上面录制了有关人类的各种音像
信息 ：60 个语种对 “宇宙人 ”的问
候语 ，35 种自然界的声音 ，27 首
古典名曲，115 帧人类、 动植物和
地貌风情照片。 其中，包括了四种
中国方言和古琴名曲 《高山流
水》。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总
统以人类语言向外星智慧生物发

出的问候：“这是一份来自一个遥
远的小小世界的礼物。 上面记载
着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科学、我们
的影像、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思想
和感情。 我们正努力生活在我们
的时代， 并真诚希望进入你们的
时代。 ”这些地球之声将长久萦绕
环宇， 人类希望它在漂流的漫长
岁月里， 某一刻能与星际生命浪
漫邂逅。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们
也将探索太空奥秘的视野充分展
开。 在贵州那片坦荡的山谷，一口
巨大的银色 “锅盆 ”赫然屹立 ，向
宇宙瞪大中国式 “天眼 ”，数年如
一日，聆听、探寻、追逐、叩问……

作为一介凡夫， 面对如此澄
澈的夜空，我力所能及的，只能是
让肉眼的浏览得到最大限度的拓
宽与延伸。 细细识读，我清晰地捕
捉到北斗七星， 它们如同水钻串
缀的一柄勺子，光耀天空西北。 从
地平由东北线向南方延伸的那条
繁星密嵌的光带， 我知道它就是
波光粼粼的银河。 牛郎星、织女星
眨着明亮的眼眸，隔岸苦苦相望。
关于它们美丽而凄婉的民间传
说， 曾经让年少的我为之久久怅
然。 还有很多闪烁的晶体， 雪白
的，明黄的，浅蓝的，褐红的，晶紫
的……我无法一一呼唤出它们圣
洁的名字。 凭借有限的天文知识，
我知道， 头顶上的天宇是一个立
体多维的无垠空间， 每一颗星球
都是特立独行的存在。 它们与地
球之间的距离遥远到超出常人的
想象力 ，需要用 “光年 ”这样的天
文尺度来描述。 天文学家告知我

们，宇宙星体不计其数，仅银河系
就有超过 1000 亿颗恒星。 在地球
气象理想条件下， 大约有 9000 颗
恒星可以用肉眼看到。 最近的是
半人马座 α 星 ， 距离我们 4.3 光
年。最遥远的是仙后座 V762，大约
有 16000 光年之遥。星子也是生命
体，每一颗，都有诞生与灭寂的周
期。

心中怦然一动：原来，此时此
刻，透过窗棂，如霜露一样无声敷
洒在我肌肤上的一缕缕星光 ，是
从无尽遥远的神奇异域， 在茫茫
时空中穿越了亿万年甚至更加长
才最终抵达的啊！ 当我怡然蒙受
它们恩泽抚慰的时候， 当我抬头
深情追逐探望它们的绰约形影的
时候， 夜空里许多灼灼灵闪的星
体，或许早已燃尽生命能量，灰飞
烟灭。 而另一些新天体不绝如缕
地冉冉升空， 接力释放出耀眼的
青春辉芒。 新的星光射线也早已
出发，但是，我们要有缘接纳它们
的沐浴， 得再耐心等候又一轮亿
万年的漫长时光。 那时，不知道人
类和地球是否依然岁月静好？

一些事物， 我们凭肉眼看见
了，确凿看见了。 但是，一定就“眼
见为实”了吗？ 我们所看到的会不
会只是事物的枝节而非全部和本
质 ，甚至 ，会不会是迷幻的虚像 ？
一些事物， 我们凡俗的视力尚不
能洞见，但是，它们会不会已经存
在，铁定地存在，以不合常规的形
式，或者悬浮于别的维度，或者疏
隔着一段时空间距， 我们目力和
心智暂时难以企及？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
值得我们仰望终生： 一是我们头
顶上璀璨的星空， 二是人们心中
高尚的道德律令。 ”十八世纪德国
哲学家康德的名言铮铮在耳 。 今
夜，我仰望星空，神思飘逸得很远
很远。

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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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窗属于艺术范畴，不
管你愿不愿意， 窗都会把风景招
进来。 但对于成天生活在乡下的
我们来说 ，山是山 ，树是树 ，花是
花，风是风，我们不会另眼相待而
给予新的命名， 我们的词汇里没
有风景二字。 如果我们要开凿一
扇窗，其目的不过是引光和透气。
但室内的光， 对于白天大部分时
间在地里干活的农人来说， 没那
么重要，况且，我们有亮瓦。 即使
日久年深 ，亮瓦被尘土 、枯枝 、雨
水、青苔侵占，依然有微弱的光坚
强地走进来，照看我们的生活。
窗不常见，门却是必须的。

门的介入， 不动声色地区分
了内外。 即使门框处四处漏风，大
门拥有的厚度、尺寸以及门槛，依
然让它看起来郑重其事。 除了夜
晚我们要从屋内拴上门闩， 白天
即使家中无人，大门也不上锁，只
是虚掩着。 家家户户都这样。

我常闯入各家的门， 从不同
的门进入，由外到内。 其实我并没
有什么目的，我只是去看。 对，就
是看。

我看见整个院子相邻两家竟
是共用一堵墙，一家连着另一家，
最终环抱成一个四合院， 住在这
里的十几户人虽各进各的门 ，但
是仿佛是一家人。 这些木板墙或
者泥草灰墙是没有窗的， 谁也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布满了或
大或小的缝隙。 由此，相邻两家的
生活场景，由于各家的声音、气味
肆意地穿墙而过， 也就相互知根
知底了。 那么，窗就只开在门脸处
或者后门处，镰刀、锄头等农具通
常就挂在窗下。 或者干脆一个窗
也没有，白天摸索着做事，夜晚才
请出煤油灯。

建国家那扇单门， 只要一打
开，光立即由大门倾泻而入，照亮
那满墙的电影海报。 我望着那些
图画， 零星认识的字在光线里飞
舞，向我诉说一个个遥远的故事，
那是我不曾抵达的时间与空间 。
偶尔踏进胜利家的双门， 墙上有
两个大胡子外国老头盯着你看 。
他们是谁？ 竟然跨越国界进入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了。

三妹家两扇重重的大门须得
用很大的劲才能推开，走进堂屋，
穿过厨房，经由三妹奶奶的卧室，
继续往前。 这一趟路，随着行程的
深入，光线越来越暗，就像走进了

一条长长的隧道。 然后下一段十
级的木梯， 木梯的尽头是另一间
卧室。卧室为三妹堂哥所有。 他长
年在外， 据说在一个远方的海边
城市里打拼，我几乎没怎么见过。

这间没有人住的卧室， 直到
现在， 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这
里的常客。

当初是如何发现卧室里床席
下面的小人书的， 我完全没了印
象。 那时，除了课本，我几乎没有
其他任何书可读。 就着亮瓦送来
稀薄的光， 我急切地翻看那些黑
白图片。 在这里，在这隐约的光亮
中，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大海，黑色
的大海， 巨大的白色蕾丝浪花颂
蹈着向我奔涌而来。 望不到边的
海面上，船只和海鸥星星点点。 原
来，三妹堂哥在这样的海边生活。
那一瞬间， 我突然明白了风景的
意义。 我隐约地感到，即使屋子里
没有窗，我依然可以看到风景，只
要你愿意走出门或者走进门。

共用的墙、墙上的海报、大胡

子外国老头， 以及席子底下黑色
的大海，从我记事起，它们就一直
在我的记忆里， 或许也有人注意
到了它们。 但当我独自一个人悄
悄地推开各式各样的门， 站着或
者坐着对这些进行观看或者阅
读，然后想象时，这就是属于我一
个人的风景。

长大后， 我看见了真正的大
海，看见了大海蓝色的本质。 过去
的我和现在的我在这一刻相遇 ，
无数次在那间卧室里席子底下出
现， 也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的黑
色的大海和眼前蓝色的大海也在
这一刻相遇。 时间是弯曲的。

我早已过上远比电影海报上
一样美好的生活，也有了自己几千
册书，还知道那两个大胡子外国老
头原来是“马恩”组合。 而那些曾经
承载着各式各样的门、亮瓦、画报
与文字的房子早已消失殆尽，它们
的主人另觅他处修起了有门也有
窗的新房。 我站在这样的窗前，会
想起我曾经进出过的那些门、看到
的那些窗以及我人生中读到的第
一本小人书。 对我来说，那本小人
书是一扇门，也是一扇窗。

现在的农村， 门前窗下种上
了海棠 、月季 ，当然还有桃树 、李
树。 一到春天，屋外就粉的、白的、
红的、绿的，一团团一簇簇。 我们
农人的词汇里，也有了风景。

门窗与风景
□ 刘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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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金堂的五凤溪古镇如
一枚青黛色的印章， 落在川西
盆地温润的绿意里。 对于居住
在成都的人来说， 它就是常挂
在嘴边，想去就去的后花园。 我
近年迁居龙泉驿阳光城， 它更
像是我的一个邻居， 只要侧侧
耳朵就可听到彼此的心跳 ，又
像是我曾工作了近六年的客家
古镇洛带伸出去的一片芭蕉
叶，穿过龙泉山隧道，就能闻到
同一片阳光下树叶的清香。

三百三十多年前，就在“湖
广填四川”的飘移大军里，贺氏
家族一支在领头人贺子龙带领
下，响应朝廷号召，于康熙三十
一年间，从湖南武冈州长途迁徙，直至抵
达龙泉山下， 在沱江水畔的金堂县落户
下来，经数代经营盐业、航运、染坊、烧坊
等致富，发展成当地的大家族。

到乾隆八年，基业稳定的贺家，在入
川第三代贺才榜主持下， 为彰显家族地
位，择定金箱村风水宝地，开始修宅院、建
祠堂，也就是今天的贺麟故居。 故居后经
扩建形成大堂屋、 祠堂、 蕴香斋书房、厢
房、绣花楼、凤仪书院等二进三重四合院。

贺家一代代在推动商业兴盛的同
时，更是秉承儒家文化的耕读传家、诗礼
继世、嗣裔繁衍、家声克绍。 到了第七十
五代 （入川第十代 ）子孙一辈 ，诞出儿子
取名贺麟，不想日后登峰造极，成为中国
现代著名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新心
学”创始人、新中国西方哲学学科主要奠
基人。 他的功力在“合”———中西会通，古
今会通，被誉为“东方黑格尔”。

我曾无数次走进五凤溪， 却无数次
与那个背靠青山、面临溪流、居高而建的
贺麟故居擦肩而过。 直至这个骄阳似火
的夏日，我终于虔诚地走到它的面前，我
被“中国哲学村”几个白色的大字深深吸
引 ，我屏住呼吸 ，在树影婆娑间 ，阵阵蝉
鸣中，朝着心中敬仰已久的一个“哲学高
地”和“精神高地”拾级而上。

在历史讲师冷维刚先生的介绍下 ，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国家一级书画大师张
幼矩先生 2011 年所题，镌刻在大朝门上
的“心园”二字。 牌匾下，门楣上的荷（莲）
花门簪， 既寓意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廉之
风，也象征家和万事兴、和谐与繁荣的美
好愿景。 这样的荷（莲）花门簪在先哲堂
门楣上还有两朵， 加上垂花仪门下方的
一对石覆莲，一共有六朵。 大朝门的外形
为凹形字门楼，民间俗称“燕窝式”或“凹
肚门楼 ”，就像喇叭口一样 ，颇有吸纳吉
祥之意。 从传统文化上看， 又显现出礼
让、谦虚和内敛之风。

目光穿过中轴线望去， 可见其典型
的清代庭院式二进三重四合院格局 ，取
其“天地人三才”之意。 故居建筑以土墙
青瓦、土木结构为主，建材取自青城山的
百年楠木，青砖砌成的墙垣，在流年风雨
中显出一种沉着的灰青色， 如同深思者
眉宇间凝聚的某种庄重。 院内的家祠与
凤仪书院采用虹梁设计，窗棂雕“梅兰竹
菊”镂空纹样。 家祠屋脊正脊塑有“福禄
寿”字碑，这是传统四合院建筑正房正脊
中间的祥瑞符号。 “锄经”“种德”，两块珍
贵的牌匾泛着陈光。 芝兰木匾上“芝兰室
内有余香 ”七个大字 ，典故源于 《孔子家
语·六本》，书中记载：“与善人居，如入芝
兰之室，久闻而不知其香，即与之化矣。 ”

四合院中众多的匾额、 对联， 以及

“乾泰亨五色染坊 ”“乾泰亨烧
坊”“乾泰亨糖坊”等，默默地诉
说着贺家曾经在商界的辉煌和
“锄经种德”的精神。 其中，很多
完整保存至今的都是近三百年
的原物，其历史人文价值、建筑
价值都很突出。 二〇一八年，贺
麟故居被列为成都市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沿着脚下一步步的小心试
探，左右张望，主体为横向并联
布局的三个 “日 ”字形四合院 ，
数十厢房蜿蜒地伸展出去 ，这
种横向设计在川西民居乃至全
国都十分少见。 打开空间序列，
当跨过世俗的门槛， 来到自然

敞亮的天井，再到权威的祖先祠堂，进到
思想的“心园”，则惊人地暗合了“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进阶路径。 正厅
十二根楠木柱是否在说一年的十二个月
令？心园书房的中式坡顶与西式竖窗和谐
共生，莫非是在呼应贺麟“以中化西”的学
术主张？

故居建筑分明是贺氏家庭精神的外化
与具象。正厅前，中堂高悬的“诗书传家”匾
额，字迹端凝庄重，在静默中宣示着家族血
脉的圭臬；“忠孝仁爱”的家训字句，则如古
井微澜，静静地漫过每一块砖石，渗透每根
梁柱。一边的贺麟书院，是复刻的贺老在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住在干面胡同的
家。 从窄窄的门廊进去，陈设简陋，缀满补
丁的沙发占了客厅的一半。一旁的书斋里，
书桌临窗而设，书桌背后，一台小小的黑白
电视静立柜头， 就连玻璃窗都打着胶布补
丁， 阳光投射进来， 也变成一道折弯的弧
线。 当年的贺老正是在这简陋的书桌前从
事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 屋里的书籍
应是贺老心头最重的财富。

与书斋隔邻便是被灶台烟火熏燎的
厨房，两处虽仅一壁之隔，却包含书声、生
存与精神， 在此处如此紧密地交织为一
体，分明暗示着，学问非仅书房案头之事，
更与日常烟火紧密相融，浸入生活血脉。

贺麟自小便在家族“诗书传家”的氛围
中耳濡目染，他不仅饱读诗书，更被要求承
担日常家务琐事， 使得学问与生活从未曾
割裂。 他在成都四中即今天的成都石室中
学读书时便发下宏愿：“平淡的生活， 高尚
的思想，在一架书里走遍古今中外。 ”他的
一生确乎做到了将物质享受置之身外，追
求的是终生爱国，学术救国，一心报国。

透过故居里陈列的家族档案， 无不讲
述着贺氏家族对子弟的教诲方式： 不唯闭
门苦读，亦重洒扫应对，知行合一。 后来他
远渡重洋钻研西哲， 归国后致力融合中西
哲学，提出“新心学”，找到了一条将传统儒
家精神赋予现代意义的思想之路， 或许起
点恰是在这座青砖院落里。其思想脉络，分
明是家学这棵老树在新时代长出的新枝。

推开故居吱呀作响的三进院门，时光
的尘埃漏过花架，将斑驳的光影流星般落
在院落内 ，天井方正如印 ，它用 “上下四
方，自有规矩”的家族伦理秩序，以此仰望
着被青瓦切割的天空。院子里的凌霄花开
得正艳， 花香穿过阳光的缝隙钻进鼻孔，
它以柔美的方式软化了生活的坚硬外壳。
而昔日的粮仓与少年贺麟读书的书房、私
塾连在一起，仿佛还能听到小小少年郎于
灯下诵读之声，那声音渐渐与后来他翻译
《小逻辑》 时的笔触相融叠合———再次印
证，家学既是他思想的起点，亦成了他远
航途中锚定的港湾。

在偏僻的农村， 有些人为了
享受低保、精准扶贫优惠等政策，
给乡村干部挨得拢， 套近乎拍马
屁， 有时还搞一些偷偷摸摸的请
客送礼，这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但是也有不睬祸事的， 看见
不公正之事爱打抱不平， 敢顶嘴
抬杠不怕邪。 这样一来，就算你有
资格享受这些优惠， 也许不费吹
灰之力，一句话就给你打了水漂。

两年前， 我从成都回到老家
山占乡，从姐姐口中，就听到了这
么一件真事。 张疯子，是我们山占
乡罗沟村的，本人叫张顺贵，七十
岁翻过一点，没结婆娘孑然一身。
不知啥事，他无形中得罪了干部，
五保被鼓倒取消戳脱了。 从此，没
板眼又长得不呛样子的张顺贵 ，
像散了魂似的灰巴隆怂， 他整天
喝得稀里糊涂， 连自己姓啥都不
晓得。 因而，每逢赶场他就鸣冤叫
屈。 所以，胡子拉碴，令人一看就

鬼火冒的张顺贵就被人叫成了张
疯子。

那张疯子才有勇气，才大胆，
才不简单。 两个月来，每次赶场就
在乡场的街上，上场走到下场，下
场又走到上场， 不知每场要走多
少趟。 一路走一路大声武气、窝二
连天地架势乱吼， 狂声喊街—刘
光学 （化名 ）是贪官 ，吃垮了乡政
府胆子大于天。

后来，大家终于搞醒豁了，邪
聪明的张顺贵， 背时在他的那张
臭嘴。 他在干部面前，尤其是刘光

学面前，喝了二两猫尿，说话爱带
把子充行实，打不来理扯，走不来
过场，抹不来稀泥，还爱动不动就
怼人。

起初， 刘光学和乡上的人员
还多次出来制止过。 时间一久，都
知道他是滥酒罐， 遐迩闻名的张
疯子，无可奈何，刘光学还公然辩
驳道：“疯子的话谁信？ 身正不怕
影子斜。 说我吃垮乡政府，乡政府
不是稳稳当当在哪里吗？垮啥。疯
成这样，见怪不怪。 我看他龟儿子
日隆包，踩到狗屎粑粑上了”。 说

来，还真有点蹊跷灵验。 不久，刘
光学因在农村扶贫领域贪赃枉
法，乱作为，吃老百姓，喝老百姓，
在鸡足杆上刮油，被抓了起来。 现
在的张疯子， 变成了百姓心目中
团转洋盘的大英雄了。

后来， 乡上调来一个名叫曾
爱民（化名）的人任山占乡党委书
记， 当曾书记知道张顺贵的事情
后，代表乡党委、政府登门向张顺
贵赔礼道歉， 又及时地恢复了他
享受五保的有关政策。 还在全乡
彻底清查取消了一批不该享受低
保、五保和精准扶贫的人户。 对那
些在扶贫领域不担当， 给关系户
开后门的乡、村干部，也进行了全
面处理。

值得称道的是， 现在的张疯
子像变了一个人样似的不酗酒
了。 以前那才是装疯卖傻，喝二两
酒装半斤疯呢？ 现在连烟也戒了。
当然，也再没有听见他喊街了。

喊 街
□ 李秀洋

乌江边上摆渡人
□ 洪福乐

采风从黔西南开拔， 沿着贵州当地
红色遗址，绕过千峰万林，直上贵阳。 实
话讲，这一路颇受熏陶，尤其是跟随着热
情洋溢的词作家张吉义老师一行， 脚下
每一片土地都活了起来。

从瓮安县城出发， 经过近两小时的
跋涉， 我们到达了 90 年前红军强渡乌江
的渡口。 “需不需要乘船渡江？ ”见我们到
来，那位靠江吃江的矮壮敦实的汉子，操
着一口浓重乡音，同我们打起了招呼。 他
身高不过一米七，却浑身透露着干练，皮
肤黢黑，眼睛却似乎发着光。 因为路上弯
多坡急 ，我晕车严重 ，下车时有些趔趄 ，
他似乎看出我的窘迫， 主动提着几个当
地的柚子，为我们剥开了递过来，嘴上急
忙解释：“吃嘛吃嘛！ 这不收钱。 ”

“大哥，坐船每人多少钱？ 有没有导
游解说？ 介绍介绍情况？ ”听见我们询问，
他一边吆喝着旁边的渔民们去找人开
船，一边主动提出来要给我们介绍，并再
次连连强调，解说不收费用。 他边说边把
我们领到了岸边那雕刻着 “红军强渡乌
江，江界河战斗遗址”的石碑前面。

“强渡乌江江界河渡口的军事行动，
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 为中央
政治局会议的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他说得十分认真， 我们也听得真

切，在他那举手投足的讲说中，虽不如专
业讲解的字正腔圆，但每一个名字 、每一
个场景， 他都绘声绘色地尽情为我们演
绎，这朴实的言行，带给我极大的感动。

乘船渡江，波浪翻卷 ，船头的红旗迎
风招展。 看我们听得认真，渔民大哥说得
更加激情，似乎他就参加了那一场艰苦卓
绝的战斗一般，饱满的热情打动着在场的
每一个人，不时间冒出来一句毛主席的诗
词，更是引得一行人纷纷叫好。

一路走来，漂亮端庄的专业导游和解
说没能为我留下印象，可这个普通话都说
不清楚的汉子却让我感动不已。我深切地
知道，他脸上时刻洋溢的热情，眼睛里饱
含的骄傲，言语间透露的幸福，正是他能
滔滔不绝、形神俱佳地为我们演绎那一段
战斗故事的最重要原因。

我们常说，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 今
天，我们的党员同志，应该怀着对这大江
大河、大山大海的最诚挚的热情 ，更应该
感知渔民大哥一样的骄傲与幸福。

临行，我没有得知他的名字 ，只是与
他握手告别。 没想到，他那爽朗的笑容留
在我的记忆深处竟如此之久。我应该感谢
他，我记得他。


